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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我們談到網路交友與援助交際時，我們腦中會出現什麼樣的圖像呢？是網路充

滿誘惑跟危險？還是從事援助交際的青少女就是揮霍無度與愛慕虛榮？有鑑於臺灣社

會對於網路交友及援助交際議題，常存在著許多污名 (stigma) 和迷思，特別是將未成

年人幼體化，以及對於網路的錯誤想像所建構而成的性道德觀，並不是價值中立的社

會機制，抹去了當中「人」的真實處境與面貌，簡化了少女各式各樣的生活脈絡與不友

善的原生環境。

對此筆者基於在實務工作的領域中，看見少女們面對嚴峻生存條件而努力生活的

面容，使筆者想邀請大家聽聽小雨的故事。因為網路交友、援助交際，讓當時國中二年

級的小雨有了唯一的逃逸出口。

小雨國二時在學校沒有人可以講話，只能靠網路交友 APP 與人互動，臉書是小雨

的情緒避風港。任何雞毛蒜皮的小事都會寫在上面。小雨說：「如果當時沒有沉迷網路、

甚至是做援交，我可能早就不在了。」

她說，要逃離生活中的痛苦與孤獨太難了。

陳鶴勳
勵馨基金會多重歧視性別暴力防治中心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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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落的惡夢

小雨從國小開始遭父親性侵，幾乎每天都會發生一次，一度讓小雨覺得性行為就跟

吃晚餐一樣，是例行會發生的事。幾年後，小雨終於受不了，跟媽媽說出這件事情，但

卻被媽媽否認並叫她不要再說了，那時媽媽看著小雨的眼神像是有髒東西沾在小雨臉

上，小雨摸了摸臉，突然意識到髒掉的東西不是她的臉，而是自己就是一個髒掉的人。

媽媽的眼神，才是讓小雨最受傷的地方。「為什麼我說的話沒有人相信？」「為什麼家

裡沒有任何人相信我？」從此這件事變成了一個家族祕密，只有三個人知道。爸爸、媽

媽與小雨，而這個祕密一點一滴蠶食著小雨的心靈。

她每天拖著沉重的身體上學，不太想與同學互動，在班上形單影隻，而當時同學都

忙著經營臉書，小雨也開始拿起手機上網，想要與人聊天時就用交友 APP，搖一搖晃一晃

就能知道附近有哪些人。每天無聊時，就會打開配對畫面看著一張張的照片左滑右滑，

喜歡的往右邊，不是小雨的菜就往左滑。若是對彼此的照片都往右滑表示互相喜歡，就

會配對開始聊天。對比著線下世界總被忽略，線上世界的溫暖與人貼近的連結，反而讓

小雨發自內心的踏實，在家中或校園都得不到的支持、理解，卻在網路世界裡被滿足。

有次配對到看起來很斯文的男生，小雨跟他聊得很開心。聊一個禮拜後，男生邀約

小雨去吃飯，小雨請妹妹陪著赴約。那時三個人就約在市區見面。當天吃飯逛街，三個

人都很開心。後來小雨開始單獨與這個男生出去，雖然沒有確認關係，但兩人的相處漸

漸出現男女朋友交往的氛圍，某次相見時，男生問能不能跟小雨發生性關係？他可以給

四千塊。小雨思索著，她喜歡這個男生，有沒有錢其實無所謂，於是發生了關係。小雨

也拿到了錢，對當時是國中生的小雨來說，每天只有 60 元的零用錢，吃飯都不夠花，

四千塊是個天文數字。小雨非常開心，但更開心的是跟喜歡的男生更靠近的感覺。

但發生關係後的隔一天，小雨回到家放下包包，打開手機想要報平安，但那個人，

從此消失在她的聊天畫面中。

壓迫下的孤寂：聽見小雨的獨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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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園霸凌的煎熬

滿懷著失落與悲傷的小雨在學校面臨著更嚴峻的挑戰──校園的集體霸凌。某天班

上同學找不到鉛筆盒，開始有人散布謠言說：「在小雨的書包裡面有看到鉛筆盒」，當

時的班導提出想搜小雨的書包及抽屜的要求，小雨答應了，但班導什麼也沒搜到。隔天

小雨上學一進教室，就看到桌子被推倒，抽屜裡的書整個散落在地板，小雨的東西能被

割破的都被割破了，有些物品甚至還被丟到垃圾桶。

小雨默默地看著地上的慘況，原本嘈雜的教室突然安靜，周遭同學冷冰冰的眼神一

雙雙投向小雨。小雨只能先冷靜地把桌子默默扶起來，拿出衛生紙沾水把桌子上混著泥

土的腳印擦一擦，擦完之後就把桌子翻回來，接著她去走廊的盡頭把木椅給撿回教室。

看到課本一本本都被美工刀劃到連字都拼湊不起來，小雨不發一語全都拿去回收，那時

候同學還在班上傳，說小雨是「病毒」，她碰過的東西，同學們就不想碰。

之後在學校的每一天，只能做自己的事情，而小雨喜歡看小說。其實小雨國中的成

績並不差，除了英文、數學比較差強人意，幾乎每一科都維持在 80 分以上，剛上國中

的時候，小雨的學業是在前段的位置，後來慢慢地掉到中段，直到國三的時候，小雨完

全放棄課業，成績一落千丈。

小雨的媽媽一開始不知道她在學校發生的事，因為小雨回家總是開心的臉。每一次

媽媽問小雨：「你今天在學校怎麼樣？」小雨都會頓一下，並說：「很好啊！跟同學相

處得很好啊！」在學校時，小雨表面上因解離而面無表情，但內在時常泣不成聲。又有

同學說他東西不見了，班導做出一件讓小雨更崩潰的事情──他跟小雨說：「你既然都

拿了，你為什麼不承認？」這一次小雨真的受不了，她坐在教室裡靜靜地看著鉛筆盒裡

面的美工刀，腦中有個聲音出現：「會不會，死了就不痛苦了？」，當小雨回過神時她

已拿出了美工刀在教室裡割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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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雨從班上被同學拖著走到保健室，血沿路滴著，那天到了一個臨界點，而班導的

話成了壓倒駱駝最後一根稻草。之後小雨常待在輔導室，那次自殺事件後，班導還跟小

雨的媽媽說：「我知道你女兒的情況，為了你的女兒好，要不要考慮直接讓她轉學？」

各種系統的漏接，｢卻是網路與援交救了我……｣

自小遭遇家內性侵、校園霸凌，小雨不斷被教育、社政系統漏接的生命經驗，承受

著不被信任的創傷，自傷與自殺的念頭沒有停過，反而在網路交友、甚至是從事援助交

際的過程中，才找到生存的方式，並與人建立連結，讓小雨意識到自己的對生命的控制

感與力量，知道自己也能有安定的生活，不再是被剝奪的那一方。

現在已經成年的小雨望向社工說，直到接觸校園以外的社會，才開始釋懷學校同學

們對她做的一切，之前一直將遭受霸凌的事情放在內心，覺得很悲傷，但出社會接觸更

多形形色色的人之後，就覺得國中同學們幼稚、無聊，盲從小團體領導者排除異己。小

雨認為，那時的自己沒有辦法用其他觀點來看自己遭受的痛苦，若無法逃逸至網路世界

喘息，她現在就已經在天上了吧……。

小雨提及過去透過網路援助交際的歷程，像是面對很多客人提的要求，如果是她不

願意的，就會直接拒絕，還有新客人聽到小雨說要戴套，就說要找警察抓小雨，她就會

跟對方說：「我未滿 18 歲，警察也會抓你！」後來大部分就是做風險比較低的熟客。小

雨也曾遇到只是渴望被愛，找她出來純聊天的年輕人，「偶爾有人想要有女朋友的感覺，

就是陪他去海邊玩、逛街，看到他開心，其實自己也會開心，好像與人產生連結。」

後來小雨進到了社政系統，她說自己並不後悔被警察抓，因為她以前就有想要做餐

飲的夢想，但每況愈下的成績到了國三已經沒有辦法考到她想要的學校，反而是因為進

少年之家安置後，用不到一年的時間，就考到 3 張證照，一般人是要花高中三年才能考

完。這讓小雨在當中體會到所謂「日常生活」的可能性。

壓迫下的孤寂：聽見小雨的獨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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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小雨也感嘆：「難道非要等到做援助交際被抓時，才能有社工關心我？到少年之

家後才能讓我安定下來、學習自己熱愛的技能？」小雨又說，被抓之後，自己接觸到的

一切福利資源都很好，但她疑惑：「可是為什麼不能更早一點提供給我呢？」

除了心疼小雨曾承受的磨難與壓迫外，更佩服小雨堅韌的生命力與生存的智慧。但

社工打從心裡知道，小雨不會是第一個，更不會是最後一個，她們要求的並不多，只希

望有人可以傾聽、有人可以相信她所說的話與承受的痛苦。很少有人可以好好地靜下來，

不帶任何批判地傾聽與小雨遭遇相似經驗孩子的故事。尤其，她們的故事乘載著對於性

的污名與世代的偏見。

結論：｢創傷知情 ｣，承接受創的生命

筆者想與校園中的教育工作者分享，有關網路交友、援助交際、校園霸凌、性創傷

等標籤 (label)，或許離我們個人的生命經驗不甚貼近，卻是許多青少女真實的生活，那

些生活的磨難與創傷，深深地刻劃在少女的身心。如實地看見小雨們的生命故事，與她

們同在並涵容其生命沉重之處，才是承接的開始。

最後，也想邀請教育工作者以「創傷知情 1」的工作方式，與受創的兒少一起工作。

促使承接從校園開始，而非瀕臨生活崩潰的邊緣墜落時力挽狂瀾。而筆者相信，人並非

真空存在於社會中，每個兒少都有其獨一無二的生活脈絡，避免個人化歸因，不放棄每

一個身處邊緣的兒少，我們將更有機會參透孩子背後的社會結構因素交織出的困境。困

境所帶來的創傷與童年逆境將會侵蝕孩子的身心，以孩子為本位連結所需的資源共同築

起足以承接的網絡，進而不讓污名持續發酵，溫柔接住每個需要的孩子，讓孩子能在理

解與支持下成長，是筆者作為實務工作者的最大心願。

1   欲詳細了解創傷知情與實作方式，可參考《深井效應》、《心靈的傷，身體會記住》、《從創傷到復原》、
《創傷的修復練習》、《第一本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自我療癒聖經：在童年創傷中求生到茁壯的

恢復指南》、《教孩子跟情緒做朋友》等書。




